
有些东西之所以叫“纪念品”，

是因为它记录了人生的脚步。

我有一个很大的扁柜，占据了家

中最大最完整的一面墙，里面存放的

每一件纪念品，都记录了我的一段经

历，都有一个故事。其中摆在显著位

置、看上去极普通却让人觉得很特

别的“藏品”是一块煤，一块实实在

在的闪着光泽的煤，放在一个精美

的托架上。它是我在平朔煤矿的

地下掌子面亲手捧回来的。压在

煤块下面的卡片上写着：“9 号煤，

平均发热量 5948KCOL/KG，干基

灰分 21.6%，干基硫分 1.38%，干基

挥发分 31.1%。”每当我独自端详它

或向朋友讲解它的来历的时候，伴随

着回忆心里会泛起一股温暖，一种

向往和敬意……还有警策和思虑。

我对煤矿并不陌生，曾多次下

井，有些还是全国著名的大矿。下

井时无一例外都从上到

下 地 穿 戴 好 矿 工 的 装

备，头上顶着矿灯或爬

进去，或乘升降梯到地

心，然后再坐轱辘马进

入采掘现场。来到平朔

煤矿井工一矿，才真正见

识了什么叫“全国第一”，

我们是乘大型吉普车下井

并直达采掘面。其实既不

“采”也不“掘”，更不是

“挖”，而是“割”，我跟着

“割煤机”向前走，竟产生

一种坐在联合收割机上

在丰收的田野上向前挺

进 的 错 觉 。 不 只 是 我

们，矿工们每天下井出井也都是乘

坐卡车，像地面上的人乘坐公司的

班车上下班一样。平朔煤矿的地

下，像一个浓缩的地面上的高速公

路网。地下数百米深处蛛网般的

巷 道，就 是 一 条 条 相 互 连 接 的 公

路，其灯光、路标、信号以及各种指

示牌，周密而规范。它缺少的只是

路边的广告，多的是安全警示语。

任何一个矿工只要想出一句

有利于安全的话，就制成一个牌子，

配上灯光和他的照片，镶嵌在巷道壁

上，光芒闪烁，格外醒目。每隔二百

米有一个“救生仓”，可供三十人生活

四天。每隔五十米，道边有一个自

救站，备有淡水和氧气……他们的

理念是：“生命至尊，安全为天！”

我当时感觉，即便爆发一场战争，

也未必能摧毁平朔的“地下王国”！

因此在平朔获得的第一个感

觉是“温暖”，就因为这里的生产条

件和生活环境，与他们的生产规模

和 所 创 造 的 价 值 大 体 是 相 称 的。

他 们 仅 去

年 一 年 就

为国家上缴税费八十一亿元，创造

利润七十九亿元，实现产值三百一

十亿元……这是多少钱哪！国家

赖以自豪的所谓“占世界第二”的

经济总量，大头是靠许多像平朔煤

矿这样的企业给撑起来的。要知

道煤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虽然属于

国 家，可 埋 在 他 们 祖 辈 生 存 的 地

方，平朔人给共和国提供的是“乌

金”，是热能，是动力，这里面也有

他们的精神。正像《平朔之歌》里

唱的：“共和国的炉膛里燃烧着矿

工的赤诚。”那么共和国呢？是不

是更应该感谢、尊重、爱护这种赤

诚，乃至以同样的赤诚温暖矿工？

平朔地处“天下九塞之首”的

雁门关外，统称塞北。至今还保有

古战场的遗韵，内外长城及高高低

低的烽火台举目可见，“草带烽烟色，

蝉为朔吹声。”当我们乘着一阵风沙

登上世界一流的平朔安

太堡露天煤矿的大岸时，

似依稀听到了角声连连，

重鼓震天，浓烈的烟尘遮

住金戈铁马，却挡不住诗

人李贺的吟唱：“黑云压

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

开……”

奇怪，这塞外的风

沙来得猛，走得也急，尘

暴一退，一个令人震惊

的 巨 大 煤 坑 呈 现 在 眼

前。采煤工作面有几十

平方公里，全部机械化，

其 程 序 就 是“ 铲 ”和

“运”。一铲下去就是一

个六十立方米的大煤堆被端起来

了，转头倒进一次可装载二百九十

二吨的运煤车里，然后沿着螺旋形

的车道攀援而上，一辆接一辆，势

如 游 龙 般 夹 雷 携 电 地 驶 向 选 煤

厂。即便没有去过平朔的人也可

以想象一下，那巨大的铲车若一下

一下铲下去，似能把地球给挖穿，

一辆辆运煤车则如一座座小的煤

山在移动，它的一个轱辘的直径就

是 3.7 米……上千台这样的设备同

时作业，该是怎样的一种气势？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现

代化露天煤矿。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煤

国，仅平朔煤矿就年产一亿吨，全

国还有十三个年产亿吨的煤炭基

地。世界上约百分之三十五的煤

矿产量出自中国。我们不仅是煤

炭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

炭消耗国，中国在经济上所感觉到

的“ 温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

“乌金”的开采和燃烧。

——所以，我将其称为“黑色

温暖”。

闲来翻阅书报，时见一些关

于民族问题的高谈阔论，读来常

有莫名其妙之感。印象较为深刻

的，是某报曾登载过一位专栏作

家和从美国归来的学者的对话，

可谓是其中的“精彩”之笔。他们

说，不知道“黄帝是个什么，比如

人、物、部落、种族、兽？”祭拜黄帝

“很像电影里的情节，到医院哭爸

爸，结果走错了房间。”而且“中

国人自称华夏炎黄子孙这都是汉

人热衷的，少数民族都不和我们

共享一个传说，他们的传说可能

是中原一个邪恶部族崛起对他们

烧杀劫掠也说不定呢。”

受到这些高谈阔论的启发，

不得不重新翻阅历史典籍，印证

一下它的正误原委。司马迁《史

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

裔也，曰淳维。”《魏书》载：“昔黄

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

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晋

书·赫连勃勃载记》载，先是刘氏

匈奴与汉“约为兄弟”，建立汉政

权，之后铁弗匈奴“自以匈奴夏后

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如果说

这 些 都 是 汉 人 史 家 的“ 一 家 之

言”，不可全信，那么，在元朝由蒙

族人脱脱主持编撰的《辽史》同样

具有明确记载：“辽之先，出自炎

帝，世为审吉国。”北魏几代皇帝

都到桥山祭黄帝陵，宇文鲜卑则

自称炎帝之后；契丹一直以炎黄

为祖先，建祠祭祀，以示敬意。辽

圣宗曾在《赐园空国师诏》中，对

其“上从轩皇”的族源关系作以表

白。倘若有谁敢于说这些史实都

是凭空捏造的一派胡言，那他一

定是个胆量非凡的人。

由于自己知之有限，自然不

敢妄作断论。可是，白寿彝先生

在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史

座谈会上也说过：“关于匈奴，还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们自称是

夏代的部落……这么大的一个民

族，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我

们怎么能忽视呢！”范文澜先生则

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

合》一文中写道：“汉族无疑是少

数民族的化合体。它的祖先多得

很，不仅传说中的黄帝是它的祖

先，而且融合进来的任何一个民

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这篇文

章也是他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

和武汉大学的讲稿，后来被刊登

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历史研究》

杂志上。在中国史学界，至今比

他们更大、更权威的大师还不算

多，想必这些话也是有凭有据，不

为妄谈。照此看来，中国人自称

华夏炎黄子孙并非“都是汉人热

衷的”，不仅少数民族“和我们共

享一个传说”，而且汉族还与少数

民族“共享”许多“传说”。少数民

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当然不止

一个）祖先，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

说中，都不会视自己共同的祖先

为“邪恶”。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黄帝不

过是“传说中的传说”，而且是人

是神、是男是女，全都搞不清楚，

谁要说有过“黄帝”，就必须拿出

考古方面的“真凭实据”来，去“让

外国人信服”。所谓历史真实，本

质上是人类物质活动、社会生活

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考古发

现不过是一种发现的真实，他并

不能代表未曾发现的历史及其全

貌。神话本身作为集体记忆和族

群认同的产物，对于生活的整体

反映更为广泛而典型，对于复归

历史原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

不可替代的可信性。神话和史诗

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

的主要遗产之一，正是这些无文

字可考的文化遗产，使至少包括

人类历史的“五分之四”，与有文

字可考的历史衔接起来。谁也不

能说，在已有文字记录和已经得

到考证的范围之外，人类没有历

史。而且，谁也拿不出千秋百代

的尸骨和家谱，来证明自己的先

祖和姓氏。至于自己有没有祖

先，自己的祖先是个什么，首先

是要自己“信服”。公元前十一

世 纪 到 九 世 纪 那 段 与《荷 马 史

诗》相对应的希腊历史称为“荷

马时代”，而《荷马史诗》不过是

公元前六世纪才形成文字的口

头传说。

创生神话是所有民族不可

亵渎的历史。正如德国哲学家

谢 林 所 说：“ 一 个 民 族，只 有 当

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

为民族时，才成其为民族。” 中

华 民 族 的“ 多 元 一 体”，本 质 上

是 文 化 认 同 的 一 体 ，而 不 仅 是

血 缘 传 承 的 一 体 。 所 以 ，中 华

民族同为“炎黄子孙”。三皇五

帝 正 是 中 国 神 话 核 心 的 化 身 ，

及其民族大家庭形成的标志和

情 感 指 归 的 标 尺 。 当 年 ，以 摧

毁三皇五帝系统及其华夏一元

观 念 为 发 端 的“ 古 史 辨 派”，在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之 后 又 发 出 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呐喊。其

代 表 人 物 顾 颉 刚 先 生 的 解 释

是 ，如 果 不 谈 民 族 的 时 候 全 国

能 够 团 结 为 一 个 民 族 ，而 谈 民

族的时候却使团结已久的人民

分 崩 离 析 ，我 们 岂 不 成 了 万 世

的 罪 人 ，还 有 什 么 颜 面 立 在 这

个世界之上？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

识 是 没 有 力 量 的 ，信 仰 才 有 力

量 。” 对 于 不 信 仰 上 帝 的 人 来

说，即便找到了诺亚方舟，那也

不 过 是 一条普通的船。假如没

有三皇五帝，没有各民族的神话

始祖，没有了民族精神的依附，历

史剩下的那些坛坛罐罐还有多大

意义！一个族群遗留下来的文物

可能数不胜数，但其最为久远的

创生神话只有唯一。

每当读到那些质疑自己的

祖 先 和 民 族 历 史 的 文 字 的 时

候，总会想到一位从来“都不和

我们共享一个传说”的美国人，

就是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由罗斯

福 提 名 ，担 任 过 蒋 介 石 的 私 人

政 治 顾 问 的 欧 文·拉 铁 摩 尔 。

这位“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地缘

政治和历史学家，于一九二四年

开始中国的“边疆之旅”。他先

是到了呼和浩特，又跟随骆驼商

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

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后

来在妻子的陪同下对中国北部长

城 一 线 进 行 实 地 考 察 ，反 复 出

入 蒙 古、东 北、华 北、西 北 诸 省

和西藏，历时十五个春秋寒暑，

完 成 了 不 朽 著 作 ——《中 国 的

边 疆》。 他 以 翔 实 的 资 料 和 充

分 的 论 证 向 世 界 宣 告 ，中 华 民

族 是 个 与 生 俱 来 的 整 体 ：中 国

决不是由哪个民族的征服或者

压 迫 形 成 的 ，所 谓 各 个 民 族 的

起 源 ，实 质 上 都 不 过 是 一 个 共

同 种 族 之 间 所 产 生 的 差 异 ；繁

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祖

先 ，根 据 自 己 所 处 的 环 境 选 择

了 不 同 的 生 存 方 式 ，由 此 产 生

了农耕、游牧和采取其他生产、

生活方式的民族。同时也会想

到 另 一 本 书 ，就 是 日 本 东 亚 研

究所编写的侵华部队的专用教

材《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书中

把汉族之外的民族称为中国之

外的“异民族”，并且“联想到过

去 统 治 中 国 的 历 史 本 身 ”，把

“异民族统治中国的事迹”作为

日本统治中国的根据。三者相

较 ，心 中 不 禁 生 出 一 丝 隐 隐 的

悲哀。

三尺之上有神明，祖先离我

们并不遥远。一个中国人应该尊

重、珍惜和爱护民族的历史，起码

不要拿自己的祖先开涮。更何

况，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统一多

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客

观依据，也是其存在合理性的证

明，对于民族历史问题的探讨，万

万不可信口开河。否认了中华民

族的人文共祖，也就等于埋下了

民 族 分 裂

的隐线。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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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游虹

名家新作

凭海临风

扬州有一种叠汤圆，古朴独特，很

有名气。

许多人为了品尝，步行在有一

千二百年历史的东关街上，不怕费

腿劲儿地踏着石板路，从东到西、从

西到东寻觅。抬眸一看，风里飘动

着色彩大小各异的布招牌，米铺、首

饰铺、木器铺、茶水铺、烧饼铺林林

总总，汤圆铺夹在其中，细心的很快

能找到，粗心的可要多走冤枉路。

汤圆铺里慕名而来的人多，很可能

需要拼桌或站着等，然而，即使穿戴

精致、领带打着温莎结的绅士也觉

得没有关系，反正已经费周折了，不

在乎这些。好在大家都是来寻觅感

觉的，彼此眼神里有着默契，一起热

切探讨、悉心期盼。气定神闲的师

傅掀开锅，白而嫩的汤圆在水里熟

练地翻腾，股股热气向上升，扭扭捏

捏地画曲线，带着醺醺然的醉意，食

客们便哑了声，心境如孩童般一样

柔软。

叠汤圆的做法是纯手工的，用

石臼舂出白白酽酽的糯米，然后反

复地筛，筛出很细很细的糯米粉。

那汤圆馅是芝麻糖的，芝麻糖做工

极其考究，多一滴水少一滴水都不

可以，否则硬软度就不对了，白白糟

蹋了那精心舂出、筛出的糯米粉。

所谓叠汤圆，就是不同于传统的用

糯米团包芝麻，而是将芝麻糖放在

笆斗中，一次次加糯米粉，不停颠呀

抖呀，细细的粉层层重叠，层层累

加，积少成多，最后裹成了一只来之

不易的汤圆。叠汤圆之所以得以传

承和红火，便是“叠”字的功劳，慢慢

地叠、重复地叠，将传统的文化、美

食的细致、民间的艺术叠得越来越

精彩。

热气腾腾的叠汤圆装在蓝花大

瓷碗里摆上了桌，一直期盼的食客

搓搓手，笑容可掬地注视着传说中

的美食。陌生人之间尽情互诉着吃

时的感受，有的人赞美汤圆入口怎

样绵软、怎样细嫩香黏，有的人说不

出如何美味的具体内容来，反正就

是觉得和一般的汤圆不一样。也难

怪，一则汤圆实在好吃，二则这样费

工夫的做法，是将十天当一天过、不

问岁月的劳作，已经相当打动人心

了。小小的汤圆叠呀叠，仿佛把那

种过日子的悠闲情调叠进了人们的

心里。过日子其实也需要个“叠”

字，若是一味讲究快和效率高，那便

是劳碌命，俗话说：“想不通”；若是

一味地图新鲜、图变化，那是稚气未

脱、心气浮躁。要说“叠”字，可是一

门艺术，学会了这个字，且能从容大

气、恬静华贵，且能品尝百味、洞察蹊

跷。会“叠”的人说话语气稳妥体贴、

常常关怀备至、不怕繁琐、问候周到，

叫听的人舒心，效果自然也好，本来

不愉快的事情倒也可以谅解了；懂

“叠”的人将一桩乐事辗转反复、日日

添趣，使之贯穿绵长、流连忘返，不需

要疲惫造势也不至于寂寞冷场；享受

“叠”的人则是大智若愚、心融自然，

更是步步扎实、层层渐进，面对爱慕

珍惜的事物，避免了急猴摘桃摔下树

的危险，按捺激情转为柔情，一点点

积累、一点点添加，自有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回报。“叠”仿佛是无趣

的重复，其实说无趣的人是不懂“叠”

的真谛，古今多少为难事，若碰上

“叠”便要化难为易了。“叠”是用“忠

诚”做芯子，用“坚持”做底子，用“认

真”做壳子的。所谓“水滴石穿”，说

的是“叠”的本领；所谓“长江不拒细

流，泰山不择土石”说的是“叠”的奥

妙；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说的是“叠”的哲

学。这看似简单的“叠”，仿佛是没有

思维的机械动作，其实恰恰需要最灵

巧的智慧和最忍耐的心力。如何选

择一件值得“叠”的事情靠的是眼

光，如何坚持做下去，并做出兴趣、

做出更胜一 筹 的 内 容 来 ，靠 的 是

外柔内刚的坚毅。

华灯初上，晚风摇曳，咬一口叠

汤圆，咬出浓香的芝麻糖，也咬出慢

工出细活的

日子来。

纷 沓 的 脚 步 ，惊 了 你 的 甜

梦。你伸展腰身，弹掉身上的倦

怠，用一脸温馨的绿，迎接一双双

好奇的眼眸。

欣喜的笑语，洒在满园的叶

子和果上。那半红半绿的玛瑙，

晶莹成埃及艳后颈上的绮丽。点

缀在枣园里的人啊，如一个个飞

天，神游于绿海金果的仙境里。

思绪回到远古的日子。点点

滴滴，青翠纷披。前世的你，也曾

臂挎小篮，亦步亦趋？也曾手牵

绿枝，含笑亲吻枝上的红果，眼睛

却从绿的缝隙间望过去，猜透另

一个飞天心里所有的秘密？

露 水 漫 过 来 ，醉 着 你 的 笑

意。红红的脸儿，恰似熟透了的

果子。那凝神长望的眸子里，是

否也藏了“微风吹兰杜”的惬意？

枣树枝头，花喜鹊翩翩而起，

惊了遥远的思绪。目光追随着花

喜鹊的身影，有苇絮轻轻拂过起

伏的心海。

摇曳的绿枝，托起颗颗饱满

的枣子。淡绿盈盈，浅红轻缀。

暗香幽散，异彩纷呈。尝一颗，沁

人心脾。

“绿叶入幽境，青萝拂行衣。”

绿海香雾间，一种灵秀，一种洒

脱，一种飘逸，一种和谐，在如梦如

幻的枣园，

升 起 。 行

云流水，袅袅依依。有浑厚的仙

乐飘来，心旗摇荡，意醉神迷。是

枣仙们的盛会？还是才子佳人独

辟幽径，寻觅文字的风骨和清韵？

香雾四散，枣园秋深。绿叶

和红枣，缀成秋的裙裾上流动着

的波光和涟漪。是谁将这一刻定

格 成 永 恒—— 臂 弯 里 的 小 篮 晃

动，嘴角上的笑意盈盈。

满篮的枣子呀，挨挨挤挤地

探出头，细听快乐的脚步，细数迤

逦的心曲。

飞天 飘 飘 ，带 走 了 枣 儿 的

酣 甜 ；飞 天 飘 飘 ，留 下 了 耳 畔

的轻语。

是什么，与枣叶一起，扎根在

树的根蔓里？扮靓羊角辫上的蝴

蝶结，陶醉旱烟袋上缭绕的升腾

和 飞 离 ，积 蓄 着 下 一 个 向 往 和

美丽。

枣香，入眼，入耳，入鼻，入口。

枣 乡 ，入 心 ，入 梦 ，入 骨 ，

入 魂 。

清江在穿透鄂西腾龙洞地下

迷宫后，一泻千里，浩浩荡荡，无

遮无掩地飞入清江画廊，却突然

在一处延绵数里的亲水平台边波

澜不惊了。也许是怕自己鲁莽，

失笑于这处淑闺在巴人故里——

长阳的汉白玉雕琢，也许是因为

这处汉白玉淑媛的至善至美，让

他顿生爱意，开始静静地在亲水

平台边流连，不时涌起微浪想沾

湿台唇，却欲起还羞。这处芳媛

让清江这介莽夫收敛了野性，在

她唇边百转千回，近一分则显轻

佻，疏一寸又嫌孤傲。不时跃起

的浪花，亲了台唇的，从此一路欢

歌笑语奔入大长江，淌进荆楚，滋

润着千重稻菽。未亲台唇的，一

路唉声叹气，一步三回头，还望有

朝一日再回腾龙洞，重新飞越千

里清江画廊，收了鲁莽尽显才情，

以求悦于亲水平台，赐其一吻，再

此生无憾地奔入长江，淌进荆楚

平原，养生万物。

春晨，一抹朱红刚刚落在台

上，平台对着清澈的江水开始梳

妆，清江迅速拉起一帘雾幕将她

遮入帘中，生怕人偷窥了她的芳

容。一楫早起的渔舟突然闯入她

的镜台，清江顿时扬起雾幕，将它

卷将了去，让它在晨雾中飘，飘。

它推得好远，到它心无旁骛地收

拾鱼网方休。不料，一双青年男

女又闯入平台，依偎在平台上双

双对着江面，以求洁白的亲水之

台为证，让清江摄下他们的倩影，

发誓海枯石烂，相厮相守。清江

静静地将他们摄在这幅天人合美

的山水画中。古往今来世上多少

楼台因人而名扬天下，也许有朝

一日这对巴人后裔因盖世才情，

让他们求证爱情的亲水平台名扬

天下，正如一代诗圣徐志摩和一

代才女林徽因之于康桥。

天边的一抹朱红幻成了铺盖

天地的阳光，清江这才收起那帘

遮着平台芳容的雾帘。从平台边

文化村飘来的琴声在台上萦绕，

是司马相如为卓文君抚的那阕

《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

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

房……何缘交颈为鸳鸯。”歌落平

台，台载歌，相互交融将忘却了归

处的清江轻轻舞起。

一位画师将画架支在平台

上，还未收尽的雾结成了团在江

面上游移，落在了纸上。隐约有

白鲢鱼悠闲游动，倒映在水中的

平台与鱼儿嬉戏着，不时把它推

去又拉回，将苍翠山峦的倒影荡

成一幅飘动的山水图。只可惜三

寸纸短，难容千里清江山水。

薄暮渐渐罩住了亲水平台。

如织的游人涌上平台，清江扬起

湿润的江风拂在游人身上，在游

人耳边轻轻叮嘱：轻一点，再轻一

点，让平台永远美丽地留在巴人

故里，不要伤了她的美丽，不要毁

了她的雅致。

盛世修楼台，世上几多楼台

因盛世而起，又因乱世而废。“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多 少 楼 台 烟 雨

中。”自古那么多承载着人类美好

愿景的楼台，在乱世烟雨中毁损，

人何以堪？修楼台以颂盛世，是

大德，把楼台完好无缺地世世代

代传下去，亦是大德。世上楼台

承载着那么多故事流传了千载，

亲水平台又何尝不承载着巴人对

太平盛世的祝愿，流传万年。

暮色中，一个中年男人紧挨

亲水平台栏栅，一边看着坐在平

台上钓鱼的老者不时高兴地钓起

鱼来，一边用手抚摸着洁白的栏

栅，仿佛一位母亲在亲吻儿子的

肌肤，那么轻。从他脸上那份愉

悦中，体现出他对平台不一样的

爱意，正如母亲对婴孩的爱不释

手。他是这座亲水平台的构想

者，他用才学打造了这座民心工

程。尽管我不了解他构想这座亲

水之台的意愿，但是，我从这座美

丽的亲水之台看得出他要给长

阳人的文化遗存。中国传统学

人最高人生理想情态莫过于“修

身齐家平天下。”他在用自己的

学养用心打造这方水土。我感

受到了他在赋予这座美丽的亲

水之台学者的尊严和人格的独

立，因为，我没有在亲水平台上看

见一个不该多有的字。他要亲水

平台不朽，而不是自己不朽。如

果他哪一日在台边再建一楼，我

愿撰一联于楼门曰：一身布衣，不

屑人中荞薯，你走你的四海，我行

我的千秋，天下太平，儒子何必

官民？本善良心不邪念，只愿留

一江清水，长与渔父行舟；两只

敝履，趿遍巴人故土，尊莫尊者

自尊，高莫高者德高，我才弗用，

何人以为过耶？望左右却思先

贤，但求存数丈平台，久给百姓

把钓。

暮色终于将长阳这座美丽的

山城笼罩了。亲水平台上亮起了

五色彩灯，清江将装扮得艳丽的

亲水平台揽入怀中，在撒叶儿荷

的鼓乐声中步入巴山舞池，在鼓

乐中舞动

了起来。

你把手伸进河里

抚摸着月亮的肌肤

光滑的鱼

在书法的意境中散步

我看见毛笔在舞蹈着

手中的土地

长出黄帝和炎帝的思想

这是一座木屋

散发出酒的芬芳

闪电就是一条路啊

雷鸣吹响了死亡的号角

无论是哭泣

无论是狂笑

在虚幻中触摸命运的坐标

这样的时刻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

敲击着我苦涩的咖啡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

在星星的细胞里阅读老子的面孔

我的理想

就是让大地的子宫传出生硬的唱响

草和花朵跪拜

祈求幸福的降临

这是人类的仪式么

在痛哭中驾鹤西去

有一只海龟爬进了我的梦

我坐在酒吧里

听着迈克尔的故事

让我的体内蓄满

金色的能量

村庄在我的心里滚烫

高大的村庄是我一生的港湾

村头的那棵树啊悬挂着我童年

的幻想

无论我走多远

母亲的目光让我温暖

脚下的土壤里有我的百灵鸟

鸣叫出草根的思想

叶绿素在思乡的路上长出碧绿的天

让我忘不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娘

高大的村庄就是我空中的花园

我用文学的灵魂

赞美我的故乡

请 尊 重 中 华 民 族 的 历 史 和 祖 先
白 漠

黑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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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龙

亲 水 平 台
陈敬黎

我 的 血 管 里 膨 胀 着 倾 诉 的 花 朵（（外一首外一首））

王晓风

乐水（国画） 张秀进 作

叠 汤 圆·叠 日 子
解飞飞

枣 园 遐 思
辛 夷


